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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佛教流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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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蜀汉时代佛教流传的状况，由于文献不足，一向所知不多，也为佛教史著所忽略。可

是，蜀地近年出土了各种带佛教元素的文物，显示当地的佛教已发展至一定程度。搜寻相关的文献

记载，以及列举这些佛教文物，并对佛教在蜀汉的流传形态以及周边问题做出一些推测，以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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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至东汉末，安

世高、支谶等西域佛教徒来华，佛教开始广泛

流布，南方笮融更建浮屠祠，出现佛教组织。至

三国时代，佛教在曹魏和孙吴都有不同程度地

发展，至于佛教在蜀汉（221－263）的流传，文献

的直接记载极少，反而相关的出土文物颇为丰

富，形成强烈地对比，显示出蜀汉佛教的独特

性，值得探究。以下分文献和出土文物两方面

论述，最后做一总结。

一、文献记载

《史记·西南夷传》记汉武帝建元三年（前

138），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由身毒

运来、原产于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并听闻一

些身毒的情况，虽然他回国后向汉武帝的报

告，没提及佛教，但已见蜀地跟身毒已有交流。

常璩（约291－约361）《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永

平十二年（69），哀牢夷人首领抑狼派遣他的儿

子给朝廷上贡，明帝于是设置永昌郡，委派蜀

郡人郑纯担任太守，居住的夷人便有来自身毒

者。《后汉书·西域传》记1世纪末、2世纪初，掸

国（今缅甸东北掸邦）多次朝贡，中缅关系良

好，则由蜀地经缅甸至印度之路，有可能开通。

《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记建兴五年（227）诸

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驻节沔阳（治所在今陕西

勉县），“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

康植等二十余人”，到沔阳接受诸葛亮的指挥。

“凉州诸国王”即西域长史统领下的西域诸国

王，月氏、康居胡侯当指月氏、康居胡人侨居葱

岭以东诸国而受封为侯者。[1](P26) 因此，蜀汉人跟

西域胡人中的佛教徒，或有过接触。《华阳国

志·南中志》记蜀汉末永昌（治所在今云南保山

县）太守霍戈“甚善参毗之礼”。“毗”或是荼毗

的简称。荼毗，音译辞，火葬的意思，乃印度处

理尸体的方法。故参毗之礼极可能是佛教丧葬

之礼。[2](P73)同书记晋泰始十年（274），汶山白马

胡族抢掠其他民族，刺史皇甫晏上表请求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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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讨。胡人康水子烧香断吉凶，预言作战必会

失败，皇甫晏以为妖言惑众，把他处决。胡人烧

香可能是佛教习俗，这时距蜀汉灭亡仅10年。

此外，云南昭通市后海子中寨发现东晋霍承嗣

壁画墓，建于东晋太元11至19年（386－394）之

间。霍承嗣为霍戈后人。墓室北壁绘墓主和家

丁，另有“魂来归墓”等题字，东西两壁绘持幡

队列、骑马队列等，有人估计是超度祭祀场面

的描绘，或即是“参毗”之礼。

至于佛教方面的记载，僧佑（445－518）《出三

藏记集》记有《蜀普耀经》和《蜀首楞严经》，细注

说：“《旧录》所载，似蜀土所出”，语气不大肯定。慧

皎（497－554）《高僧传·诵经篇》记有蜀郡郫人释

僧生，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寺主，没提到具体年代。

《法苑珠林·敬法篇》引述相类似的记载，标明是西晋

僧。如是，僧生是名字可考的首位蜀僧，而非一般以

为4世纪中的法和。[3](P162)其后义净（635－713）《大

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东印度有一旧寺号支那，

仅余下砖基，相传是旧日室利笈多王为支那国僧

所造。是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走来，

向莫诃菩提礼拜。王十分敬重，遂布施这地建寺。

估计支那寺至今已有500余年历史。按室利笈多

王于3世纪末当权，中国僧人结队经蜀地西行也

当在这年代。如是，西晋蜀地已有汉僧活动，则蜀

汉时有汉僧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二、出土佛教图像

相比于甚少的文献记载，蜀地自东汉中叶至

三国时期，发现颇多佛教图像，显示出蜀地佛教

流传的另一面貌。这些佛教图像，部分有确切纪

年，其它大多属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可分佛像、

人像、其它三方面。佛像方面又可分三类：

1．崖墓佛像。崖墓，乃依山开凿的横穴墓；

经墓门走过墓道后，进入前堂，空间宽敞，相当

于祭奠用的墓祠，其后壁开凿一条或几条俑

道，通向一个或几个墓室。崖墓佛像有以下四

例：（1）四川乐山柿子湾Ⅰ区1号崖墓，其前堂

后壁的中部和左边开凿两墓道，两墓道门的两

旁雕刻门卒和镇墓神，两门上正中均刻佛像，

风化颇严重。（2）四川乐山麻濠Ⅰ区1号崖墓，

其前堂左中右三墓道门上方正中分别刻有朱

雀、佛、饕餮。这佛像头后有圆轮，高髻，穿通肩

衣，右手开掌向外，舒五指，上举至近肩处，似

作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盘腿而坐。这造型跟

印度犍陀罗、马土腊的早期佛像接近。（3）四川

乐山虎头山3号崖墓墓门佛像，形像跟麻濠崖

墓佛像相似。[4](P1)（4）四川彭山652号东汉崖墓

门柱内侧刻有带项光的佛像两尊，墓壁刻有高

24厘米高的小佛像81尊。[5](P2)还要注意的是，四

川平武县赖子湾大墓门柱上有题刻：“炳忠光

远兴佛”、“……三人合，名炳忠、光远，二老一

少”，字径近10厘米，隶体带篆意。“兴佛”可能

是建墓者的目的之一。[6](P70)

2．神树佛像。神树是西南墓葬独特的随葬

物。树分树座和枝干两部分，前者为陶质或石

质，后者为青铜铸造，当中塑造西王母、力士、

羽人、方士、朱雀、熊、龙、马、凤鸟等各种神灵

神兽，以及璧、方孔圆钱等形象。神树始见于东

汉初，由东汉中期至蜀汉，约有22株、塑佛像69

尊，不能尽录。最惹人注目的是重庆丰都县东

汉延光四年（125）砖室墓出土的神树佛像，高

髻，有横椭圆形项光，上唇有向上弯曲的口髭，

圆领，袒右肩，右手作施无畏印。属蜀汉的如：

（1）四川梓潼县砖室墓出土的神树坐佛，右手

握左手贴于胸前，左右分别有人像马像，或是

表现悉达多出家和成道的经变故事。（2）重庆

市忠县涂井崖墓神树佛像9尊，高髻，上唇两侧

有较直的口髭，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

握衣角。（3）四川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

陶座，座上塑三尊像，中坐者右手作施无畏印，

结跏趺坐，当为佛，两旁有侍立像；左侍像着长

裤，上身似穿一件大块上衣，右侍像着衣裤，右

手屈向上，左手似置腰间。座下有龙虎争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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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两侍者曾有人以为是大势至和观世音两

菩萨，现多数人以为是僧人或供养人。其它还

有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绵阳双碑白虎嘴崖墓、

陕西汉中崖墓、四川安县崖墓和陕西城固县砖

室墓出土的神树，都塑有佛像。

3．单尊佛像。云南昭通东汉晚年墓出土灰

陶佛像，头顶有槌状物，螺发，圆脸，眼微合，高

鼻，穿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

无项光和胡须。

人像方面包括以下三类：

1． 结跏趺坐像。云南大理东汉熹平年间

（172－178）砖室墓出土吹笛陶俑7件，深目高鼻，

戴尖顶帽，似脚心向上盘坐。四川资阳、奉节、彭

山、重庆北郊等也发现类近的吹笛俑。[7](P52)

2．具白毫相像。年代最早的是四川芦山县

发现的西汉青铜人像，“头似锥髻，前额正中有

一瘤状凸起……目呈斜菱形，高鼻”。重庆市忠

县涂井崖墓出土舞蹈、抚琴、听琴、击鼓、执镜

等陶俑，部分额中有圆形凸出物，有的头部装

饰莲花。

3．胡人歌舞像。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晚期崖墓

发现胡人歌舞雕像壁画，或属“湟中月氏胡”，即被

汉、羌同化又受到蒙古人种基因影响的小月氏。这

可为佛教传入川渝各地的时间提供旁证。

其它跟佛教有关联的文物还有以下五件：

（1）四川什坊县皂角乡白果村东汉墓出土

画像砖，刻三佛塔，平列，有莲柱相隔，居中一座

线条较清楚，有四层重楼，上置三级塔剎，塔角尖

直，也可能是类似浮屠祠中重楼的形象。[8](P2)

（2）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出土陶屋模型，

仿照实际建筑，有屋顶、天窗、檐额、瓦当、头栱、

柱、栏板、门、窗等结构，中有胡人吹箫的形象，

屋、栏板上角皆饰莲花。排列的形态跟谷仓罐的

有点相近。另墓葬出土具白毫相各式胡人像。陶

屋加上陶俑，放在墓中，似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构成“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而为死者祈祷

冥福。”[9](P43)

（3）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墓东汉晚期出土所

谓三段式神兽镜，下段中央有神树，左侧一羽人

左手放膝上，右手舒掌向上，似施无畏印。

（4）四川凉山西昌近郊发现莲荷图像青砖、莲

花凤鸟花纹砖、莲花图案长方形砖。

（5）四川西昌邛海边的东汉砖石墓中发现

朱砂书写的梵文符号。

此外，曹学佺（1574－1647）《蜀中名胜记》以

及明清时代的地方史志，追记在蜀汉及其前已建有

不少寺院，但遗迹都已灰飞烟灭，不可查考，很可能

是托古之言，可信性不高，故不详列。[10](P23)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论述，可见蜀汉的佛教活动颇为

兴盛，但文献记载极少，出土墓葬物又欠缺文

字解说，因此围绕着出土文物发生的事情，以

及它们的象征意义，仍停留在推测阶段。以下

是关于蜀汉佛教流传的观察，期望有助补充佛

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 文献记载身毒等胡人早跟蜀地有交往，

不能排除当中有佛教徒。从出土文物看，东汉

中期蜀地已见佛教的痕迹，可推想至蜀汉时

代，佛教应有了相当地发展。佛教文物中结跏

趺坐、具白毫相等的胡人像，或是侨居蜀地的

佛教徒的反映。而从崖墓佛像、神树佛像、陶屋

模型等出土文物推测，这些胡人佛教徒或有参

与丧葬等民间信仰仪式者。

2．崖墓室雕刻有各种神仙祥瑞，充当守墓

者；神树上各种塑像，包含丰收、财富、生殖、吉

祥、长生、升仙等象征意义，佛像参杂其中，作

为墓室或明器上的装饰，而非独立的造像。由

是可推想到在蜀人心目中，佛像只是众多祥瑞

之一，仿似东汉人般以佛教为方术一种。因此，

他们对佛教的了解程度，很值得商榷。

3．蜀地有关佛教的出土文物甚多，文献记载

却极少，形成强烈反差。有学者指出发现佛教文

佛

学

研

究

19



五
台
山
研
究

︵
总
第105

期
︶2010·

4

wutaishanyanjiu

物的崖墓多为四川先秦土著民族后裔所建，仍保

留了浓厚的旧民族传统，重神异巫术，因此把佛

像纳入其神仙系统，并置于墓葬内。[11](P129)如是蜀

地的佛教信仰或只局限于某部分社群，故主流

文献不见载，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注意的是上

文提及的霍戈，为蜀地高级官员，他曾举行佛教

仪式，可见佛教已有打进上层社会的机缘。

4． 僧传记中书著作郎王度曾向后赵石虎

（295－349）上奏，说汉代只准西域人建寺侍奉，汉

人不得出家，魏亦承袭汉制。但蜀汉相信已有汉

僧活动，可见蜀地远离中原，不受禁令的约束。

5．由于蜀地出土东汉中期带佛教图像的墓

葬物，反而中原一带没有发现，因此引出蜀地

佛教来源的问题。不少学者推测是经蜀身毒

道，即从印度出缅甸，由云南入四川，而非由西

域或中原传入。可是，历来云南极少出土早期

佛教造像，令这说法缺乏实物证据。有学者指

出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或是跳跃式，故于蜀身

毒道首尾两端的遗迹较显著，途中的则不多

见，这跟西域于两汉时只是佛教由印度输入中

原的通道，故不见佛教遗迹，情况不谋而合。此

外，云南出土的汉末佛教遗物越来越多（例如

昭通佛像、吹笛俑），可推想到这传入路线的问题

在不久将来会有突破性的出土。

6．僧佑和慧皎为南朝僧，他们的著述《出三

藏记集》和《高僧传》不免详南略北。中国佛教

史名家汤用彤指出，三国时佛教的重镇，“北为

洛阳，南为建业”，无言及蜀地；任继愈先生主编

的《中国佛教史》虽有提及，仍无辟专节讨论。

但从本文可见，蜀地出土许多墓葬佛教图像，显

示佛教在当地民间十分兴盛，日后的佛教史著，

必须补上蜀汉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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